











     





    周信芳于每天下午二时后上班，吴石坚常在这时陪他喝茶说
话。周信芳曾经非常随便地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虽然很是漫不经心，
却是不止一次：  
   “这里是个养老院！” 
    另一次，他几乎带着一点情绪，这是极罕见的：   
   “这个京剧团体倘若是冲着我周信芳办的，实在是大可不
必！”    周信芳说完，化作淡淡的一笑，保持着一种闲聊的气
氛。闲聊，也许可以不担责任。 
    吴石坚对周信芳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矛盾与苦闷，其实是十
分理解的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“叫麒麟童京剧团也罢，上海京剧院也罢，两个名字是一个
意思，我何必担这个名呢？” 
    但与吴石坚聊天时，无意中触到了心事，便说： 
    “梅先生有自己的团，每年收入几十万，我呢？没有。拿二
千元工资，反而显得拿多了！唉，二千元，不够用呀！”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《澶渊之盟》是“遵命戏剧”。一九五八年，上海文化局
局长徐平羽提出写“历史重大题材”，北宋与辽国订立"澶渊之盟"这
个历史题材，就分配给了周信芳，周信芳无条件服从了。《海瑞上
书》这样的戏，故事多，剧情过于堆积，戏很难展开，唱腔多而平，
情节繁了，挤掉了表演，周信芳也毅然搬上了舞台。自然，这决非他
的本意，但周信芳决不会说出“写不好戏我就不演”或“不像麒派的
戏我就不演”这样的话来。他采取的是消极的顺从的方法，这是麒麟
童的一幕悲剧，也是中国京剧的一幕悲剧。 
 
